
剛
播
完
的
電
視
劇
︽
琅
琊
榜
︾
，
主

角
的
貼
身
護
衛﹁
飛
流﹂
，
是
個
低
智

商
的
孩
子
，
看
什
麼
你
死
我
活
的
鬥
爭

都
像
玩
遊
戲
，
開
口
埋
口﹁
不
好

玩﹂
。

英
國
公
投﹁
脫
歐﹂
成
功
，
就
像
玩﹁
自

殺﹂
的
人
，
本
來
只
是
玩
玩
吓
表
個
態
，
殊

不
知
失
控
弄
假
成
真
，
大
家
都
嚇
傻
了
眼
。

當﹁
判
刑﹂
來
到
跟
前
，
大
家
才
驚
覺
玩
不

起
，
大
喊﹁
不
好
玩﹂
。
有
個
別
英
國
人
悔

不
當
初
，
如
果
可
以
再
公
投
一
次
，
她
會
改

變
主
意
投
下﹁
留
歐﹂
一
票
。
奈
何
世
事
無

如
果
，
再
後
悔
也
無
濟
於
事
。﹁
悔
不
當

初﹂
派
其
實
也
沒
有
多
大
的
理
據
支
持
她
改

變
主
意
，
只
是
全
家
人
同
一
陣
營
，
她
也
跟

着
投
票
，
但
最
後
又
不
想
看
到
這
樣
的
結

果
。在

決
定
國
家
大
事
的
層
面
上
，
由
不
同
背

景
、
不
同
智
商
、
不
同
需
求
的
人
民
全
民
投
票
，
出
來

的
結
果
，
就
只
能
如
此
結
局
。
當
下
是
短
視
的
世
道
，

個
人
主
義
抬
頭
，
眼
前
利
益
為
重
，
無
視
全
局
觀
念
。

在
追
求
民
主
的
同
時
，
也
付
出
了
沉
重
的
代
價
，
值
得

好
好
借
鑑
。

在
英
國﹁
脫
歐﹂
那
個
黑
色
星
期
五
，
股
市
插
水
，

英
鎊
大
跌
，
呼
天
搶
地
之
聲
不
絕
，
有
股
評
人
索
性
將

﹁
脫
歐﹂
比
喻﹁
離
婚﹂
，
他
們
說
，
既
然
英
國
和
歐

盟
貌
合
神
離
，
忍
得
一
時
，
忍
不
到
一
世
，﹁
離
婚﹂

後
可
以
瀟
灑
走
自
己
的
路
，
英
國
國
民
的
勇
氣
令
人
佩

服
。
確
實
，﹁
離
婚﹂
是
瀟
灑
，
但
要
付
出
勇
氣
。

朋
友
早
前
在
英
國
投
資
了
三
個
物
業
，
在
倫
敦
的
物

業
已
出
租
，
兩
個
分
別
在
利
物
浦
和
曼
城
的
樓
花
興
建

當
中
，
上
周﹁
脫
歐﹂
成
定
局
之
後
，
曼
城
的
樓
盤
傳

來﹁
爛
尾﹂
的
消
息
，
朋
友
急
如
熱
火
螞
蟻
，
天
天
向

物
業
代
理
追
問
情
況
，
施
加
壓
力
。
本
來
買
英
國
樓
萬

無
一
失
，
誰
會
想
到
一
朝
醒
來
會﹁
爛
尾﹂
，
真
的

﹁
不
好
玩﹂
。

「自殺」不好玩

去
菲
律
賓
之
前
已
經
聽
說
了
那
兒
的
各
種
髒
亂
差

和﹁
窮﹂
，
還
有
最
近
不
平
靜
的
南
海
。
因
此
，
當

飛
機
在
馬
尼
拉
落
地
的
時
候
，
我
有
種
赴
湯
蹈
火
的

感
覺
，
不
知
道
這
趟
旅
行
會
面
對
什
麼
樣
的
險
境
。

去
島
上
的
長
途
汽
車
和
內
地
縣
城
的
大
巴
一
樣
，

搖
搖
晃
晃
磕
磕
絆
絆
地
跑
在
水
泥
路
上
，
但
不
像
內
地
的

大
巴
跑
在
路
上
會
掀
起
一
陣
塵
煙
。
和
在
內
地
的
旅
途
不

同
的
是
，
汽
車
在
路
上
足
足
走
了
五
個
多
小
時
，
途
中
卻

一
點
不
覺
單
調
。
除
了
公
路
大
多
是
沿
海
而
行
可
以
欣
賞

海
景
之
外
，
沿
途
的
各
類
民
居
也
讓
人
目
不
暇
接
。

或
許
是
因
為
經
濟
不
發
達
的
緣
故
，
我
們
沿
途
所
見
的

民
居
多
用
鐵
皮
或
者
棕
櫚
葉
做
頂
，
木
板
或
竹
子
為
牆
，

也
有
極
少
一
部
分
的
磚
房
。
但
無
論
是
哪
一
種
材
料
建
成

的
房
子
，
幾
乎
都
無
一
例
外
地
在
屋
裡
屋
外
種
了
鮮
花
。

院
子
裡
、
屋
門
口
都
收
拾
得
乾
乾
淨
淨
。

大
巴
顛
簸
着
或
快
或
慢
地
經
過
那
些
民
居
，
途
中
我
看

到
一
所
房
子
，
漆
成
天
藍
色
的
鐵
皮
頂
，
稀
稀
拉
拉
的
竹

子
編
成
牆
壁
，
卻
仔
細
地
做
了
一
圈
美
麗
的
竹
籬
笆
，
沿

着
籬
笆
擺
了
一
圈
花
盆
，
仔
細
地
看
，
那
些
花
盆
全
都
是

油
漆
罐
、
奶
粉
罐
、
礦
泉
水
瓶
子
做
成
的
，
上
了
各
種
顏

色
的
油
漆
，
更
加
襯
托
出
盆
內
鮮
花
的
絢
爛
。

那
座
極
為
簡
陋
的
院
子
前
，
一
個
裸
着
黑
黝
黝
上
身
的

男
子
在
烈
日
下
拿
着
剪
刀
仔
細
地
修
剪
着
門
前
的
盆
栽
，

那
盆
栽
竟
是
裝
在
一
個
上
了
藍
色
油
漆
的
輪
胎
裡
面
的
。
不
遠
處
的

樹
蔭
下
大
約
是
他
的
家
人
，
悠
閒
地
坐
在
一
排
竹
凳
上
看
着
他
。
竹

凳
的
後
面
，
幾
個
彩
色
的
氣
球
拼
出
了﹁H

appy
Birthday

﹂
的
字

樣
，
大
巴
快
速
地
經
過
的
那
一
刻
，
我
感
覺
烈
日
下
的
空
氣
中
瀰
漫

着
幸
福
的
味
道
。

下
了
大
巴
乘
船
到
島
上
，
島
上
的
民
居
和
酒
店
和
我
們
在
路
上
看

到
的
一
樣
，
簡
單
而
乾
淨
，
每
個
房
間
都
在
綠
樹
鮮
花
環
抱
之
中
，

而
房
租
也
比
預
想
中
的
便
宜
，
真
是
價
廉
而
物
美
。

到
酒
店
放
下
行
李
換
了
衣
服
，
走
在
沙
灘
上
，
所
遇
到
的
一
看
便

是
當
地
居
民
的
人
迎
面
而
過
的
時
候
，
都
笑
嘻
嘻
地
對
我
們
打
招

呼
，
接
我
們
下
船
的
小
伙
子
遇
上
了
，
很
熟
絡
地
叫
着

﹁daidai﹂
，
留
下
一
串
爽
朗
的
笑
聲
離
開
。
於
是
，
初
到
島
上
，

便
有
了
回
家
的
感
覺
。

住
在
島
上
的
幾
天
過
得
散
漫
而
快
樂
，
環
島
徒
步
，
島
上
居
民
所

售
賣
的
商
品
價
格
合
理
，
即
便
沒
有
買
賣
，
他
們
臉
上
也
是
滿
滿
的

笑
容
，
有
時
候
還
能
收
到
他
們
送
的
小
東
西
，
雖
然
不
值
錢
，
但
帶

着
善
意
和
溫
暖
。

幾
天
下
來
，
和
朋
友
談
得
最
多
的
是
對
貧
富
的
感
受
。

我
所
在
的
城
市
從
改
革
開
放
後
經
濟
變
得
十
分
發
達
，
當
地
的
原

住
民
也
因
此
變
得
富
裕
起
來
。
在
一
些
離
市
中
心
較
遠
的
村
子
，
富

裕
後
的
村
民
幾
乎
無
一
例
外
地
把
自
己
的
房
子
擴
建
、
加
建
，
一
棟

又
一
棟
地
建
，
建
成
了
當
地
民
房
所
特
有
的﹁
握
手
樓﹂
、﹁
親
嘴

樓﹂
，
在
這
些
房
子
裡
，
連
陽
光
都
難
得
一
見
，
更
別
提
花
草
樹
木

的
存
在
了
。

即
便
是
在
我
所
居
住
的
山
腳
下
的
村
子
裡
，
村
民
也
幾
乎
是
清
一

色
地
把
自
己
院
中
原
來
所
種
的
樹
木
砍
掉
，
鋪
上
水
泥
或
者
瓷
磚
。

更
有
甚
者
，
在
自
己
用
來
出
租
的
院
子
裡
鋪
了
大
塊
大
塊
的
大
理
石

地
板
，
又
把
圍
牆
加
至
三
層
樓
高
，
遠
遠
看
過
去
，
那
座
灰
色
水
泥

圍
牆
的
院
落
不
像
民
居
，
倒
更
像
是
一
座
小
型
的
監
獄
。
這
樣
的
房

子
，
房
東
竟
藉
口
裝
修
豪
華
、
安
全
系
數
高
而
把
房
租
一
翻
數
倍
，

提
高
到
極
不
合
理
的
價
格
。

於
是
，
在
這
些
村
民
房
東
的
臉
上
，
能
看
到
的
只
有
他
們
經
濟
富

裕
起
來
後
還
無
法
滿
足
的
對
金
錢
的
貪
慾
，
根
本
看
不
到
一
絲
簡
單

的
笑
容
。
我
想
，
花
草
即
便
種
了
在
他
們
的
院
子
裡
，
也
是
無
法
潔

淨
地
生
長
吧
。

在
東
南
亞
，
菲
律
賓
也
許
算
是
一
個
相
對
較
窮
的
國
家
，
但
這
個

國
家
裡
的
人
們
大
多
有
一
顆
熱
愛
自
然
、
熱
愛
美
的
心
，
人
們
並
沒

有
很
強
的
物
質
慾
望
，
有
花
有
草
，
有
一
個
乾
淨
的
家
，
他
們
就
滿

足
了
。
想
起
那
句
舊
話
：
貧
富
皆
因
心
中
念
。

如
此
，
他
們
成
了
心
靈
的
富
人
。
我
們
身
邊
那
些
看
似
發
達
了
的

村
民
，
則
依
然
還
是
窮
人
。

貧富皆因心中念

英
國﹁
脫
歐
公
投﹂
上
周
達
到
頂
點
，

脫
歐
派
意
外
勝
出
。
結
果
，
引
發
全
球
股

民
恐
慌
，
股
票
大
跌
，
由
於
英
國
在
歐
盟

乃
至
國
際
上
的
影
響
，﹁
脫
歐﹂
在
其
他

領
域
的
影
響
也
將
慢
慢
浮
現
，
沒
有
了
歐

盟
的
英
國
到
底
是
形
成
孤
島
而
自
我
封
閉
，
還

是
擺
脫
了
歐
盟
的
約
束
之
後
會
有
更
大
的
自
主

權
而
有
更
好
的
經
濟
發
展
呢
？
而
沒
有
了
英
國

這
個
大
國
的
歐
盟
將
來
會
否
因
此
受
到
連
鎖
反

應
令
影
響
力
進
一
步
被
削
弱
？
都
令
人
關
注
。

不
過
，
實
行
普
通
法
的
英
國
和
採
用
大
陸
法

的
德
法
在
意
識
形
態
不
同
已
不
是
今
日
的
現

象
，
而
英
國
也
非
歐
盟
最
早
期
的
始
創
國
，
在

地
理
位
置
上
又
獨
處
島
嶼
，
在
歷
史
上
一
向
跟

歐
洲
大
陸
諸
國
行
事
作
風
有
些
格
格
不
入
，
這

個
大
國
因
為
票
少
，
在
一
些
重
大
政
策
上
沒
有

發
言
權
，
難
免
感
到
受
人
掣
肘
，
有
另
起
爐
灶

之
心
也
非
今
日
，
但
到
真
要
脫
離
，
震
撼
、
傷

感
、
徬
徨
、
擔
憂
、
興
奮
等
等
，
皆
而
有
之
，

實
屬
人
之
常
情
。

在
一
個
法
制
健
全
的
公
民
社
會
，
在
關
乎
國

家
前
途
的
重
大
爭
議
性
議
題
上
，
用
一
種
公
投

的
方
式
去
作
個
了
結
，
也
未
嘗
不
可
。
留
歐
，

對
相
當
一
部
分
人
來
說
，
維
持
現
狀
，
生
活
安
穩
，
當
然

很
好
，
因
為
脫
離
難
免
出
現﹁
動
盪﹂
，
還
要
經
過
很
多

複
雜
的
程
序
。

不
過
，
鞋
子
合
不
合
穿
，
只
有
穿
着
者
才
知
道
，
也
才

最
有
發
言
權
。
但
民
眾
的
情
緒
往
往
容
易
受
人
左
右
，
尤

其
是
操
控
言
論
的
媒
體
影
響
。
連
理
性
、
深
沉
如
英
國
，

民
眾
也
有
情
緒
波
動
和
衝
動
之
時
，
以
這
次
脫
歐
為
例
，

兩
陣
營
之
爭
中
，
不
但
有
激
進
或
情
神
不
穩
者
槍
擊
不
同

政
見
女
議
員
致
死
的
悲
劇
，
更
出
現
支
持
脫
歐
者
投
票
之

後
反
悔
痛
哭
的
滑
稽
劇
。
而
無
論
如
何
，
到
底
是
人
民
自

己
的
選
擇
，
惟
有
尊
重
，
支
持
留
歐
的
卡
梅
倫
也
有
風
度

地
辭
職
。

西
式
民
主
政
制
實
行
多
年
，
出
現
的
弊
端
不
少
，
議
會

內
政
客
爭
吵
不
休
，
街
頭
上
民
眾
抗
議
不
斷
，
早
已
是
常

態
，
一
些
重
大
政
策
或
發
展
方
向
爭
論
多
年
而
沒
有
結
果

也
不
鮮
見
，
以
致
極
端
到
要
付
諸
於
公
投
，
反
映
社
會
矛

盾
長
期
累
積
卻
聽
之
任
之
而
不
及
時
疏
導
、
解
決
的
惡

果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跟
香
港
年
輕
人
口
中
的﹁
港
獨﹂
或

﹁
自
決﹂
不
同
，
在
英
國
，
主
張
留
歐
的
年
輕
人
卻
佔
多

數
，
而
首
都
市
民
也
以
留
歐
派
居
多
，
可
見
，
每
個
社
會

都
有
其
獨
特
一
面
，
香
港
切
莫
生
搬
硬
套
。

從脫歐想起

隨
着﹁
一
帶
一
路﹂
倡
議
發
展
，
精
通
外
語
的

人
才
需
求
會
愈
發
增
加
，
香
港
應
好
好
發
揮
在
港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的
力
量
，
使
得
精
通
外
語
的
他

們
，
得
以
有
用
武
之
地
。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施
政
報

告
中
，
教
育
局
積
極
配
合﹁
一
帶
一
路﹂
人
才
配

備
，
例
如
：
在
中
學
方
面
，
除
了
兩
文
三
語
外
，
學
生

亦
可
選
擇
與﹁
一
帶
一
路﹂
特
別
相
關
國
家
的
語
言
包

括
印
地
語
和
烏
爾
都
語
作
為
高
中
的
一
個
選
修
科
目
。

雖
然
成
效
有
待
商
榷
，
但
仍
可
看
出
教
育
局
對
於
對
接

﹁
一
帶
一
路﹂
人
才
培
養
誠
意
可
嘉
。
就
在
港
居
住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數
目
，
根
據
香
港
政
府
統
計
處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
主
題
性
報
告
：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
，
全

港
大
約
有
四
十
五
萬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
當
中
約
三
十
五

萬
參
與
經
濟
活
動
人
口
，
扣
除
二
十
五
萬
在
港
家
庭
傭

工
，
全
港
大
約
有
九
萬
五
千
少
數
族
裔
工
作
人
口
。
從

職
業
劃
分
少
數
族
裔
人
口
分
析
，
百
分
之
七
十
四
點
二

的
少
數
族
裔
工
作
人
口
是
從
事﹁
雜
項
社
會
及
個
人
服

務﹂
，
其
次
是﹁
進
出
口
、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
百
分

之
六
點
二
︶
及﹁
地
產
、
專
業
及
商
用
服
務
業﹂
︵
百

分
之
四
點
一
︶
。
香
港
普
遍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
特
別
是

東
南
亞
或
中
非
國
家
人
士
，
從
事
管
理
層
或
專
業
人
員

並
不
多
，
除
了
本
土
服
務
業
外
，
進
出
口
、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香
港
有
相
關
人
才
。
從
前
少
數
族
裔
，
特
別
是
南

亞
裔
或
非
裔
人
士
，
香
港
沒
有
足
夠
工
種
讓
其
發
揮
，
因
而
在
社

會
向
上
流
機
會
缺
乏
。

因
此
，
我
們
應
向
三
個
重
點
着
手
：
首
先
，
雖
然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居
住
在
香
港
，
但
他
們
只
限
熟
悉
香
港
本
土
及
西
方
文
化
，
對

中
國
國
情
了
解
不
深
，
因
此
我
們
應
加
強
他
們
對
︽
基
本
法
︾
及

國
家
認
識
，
讓
其
發
揮
所
長
。
其
次
，
如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在
港
讀

書
，
廣
東
話
為
他
們
主
要
學
習
的
中
文
語
言
，
應
加
強
他
們
認
識

普
通
話
。
最
後
，
更
加
拓
廣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讀
專
上
科
目
，
持
續

進
修
。 活用少數族裔人才

環
保
的
口
號
，
叫
了
多
少
年
啦
，
但
環
保
的
概
念

是
否
深
入
了
民
心
？
社
會
上
是
否
還
是
有
很
多
人
口

裡
叫
着
環
保
，
但
卻
未
能
真
正
實
踐
？
比
如
焚
化
爐

和
垃
圾
場
，
人
人
都
知
道
必
須
興
建
，
但
就
是
不
要

建
在
我
家
後
院
裡
。
人
人
家
裡
都
有
後
院
，
於
是
就

興
建
無
期
。

我
知
道
，
塑
膠
瓶
對
環
境
影
響
甚
大
，
但
又
忍
不
住
天

天
買
支
瓶
裝
飲
料
來
喝
。
我
知
道
，
香
港
沒
有
處
理
廢
紙

盒
的
能
力
，
但
我
還
是
天
天
買
包
紙
盒
飲
料
來
解
渴
。
我

們
不
能
像
有
些
國
家
的
國
民
那
樣
，
自
己
每
天
帶
着
飲
水

樽
上
街
、
上
班
、
上
學
嗎
？
可
見
環
保
非
不
能
也
，
實
不

為
也
。

政
府
對
每
個
購
物
膠
袋
徵
收
五
毛
錢
，
五
毛
錢
雖
然
對

很
多
人
來
說
是
濕
濕
碎
，
但
多
數
市
民
還
是
帶
備
環
保
袋

到
市
場
購
物
。
但
當
購
物
回
家
後
，
打
開
那
些
冰
鮮
食

品
，
不
但
有
塑
膠
紙
包
着
，
還
有
發
泡
膠
盒
子
承
托
。
當

我
們
打
開
一
包
餅
乾
，
先
是
外
面
的
膠
袋
包
裝
，
然
後
是
三
塊
五
塊

的
分
拆
包
裝
都
是
使
用
塑
膠
紙
，
還
放
在
塑
膠
間
隔
盒
上
。

這
是
政
府
政
策
的
錯
誤
吧
？
市
民
環
保
了
，
製
造
商
並
沒
有
環
保
。

朋
友
知
道
我
喜
歡
喝
茶
，
所
以
外
遊
歸
來
都
會
送
茶
葉
作
手
信
，

瓶
瓶
罐
罐
的
包
裝
都
非
常
精
美
。
但
是
這
兩
年
開
始
，
朋
友
送
我
的

茶
葉
，
都
是
用
一
張
紙
包
着
的
。
我
知
道
朋
友
的
心
意
，
他
們
認
為

那
就
是
環
保
的
實
踐
。
因
為
我
們
喝
的
是
茶
葉
，
包
裝
精
美
的
瓶

罐
，
最
後
都
得
丟
棄
。
所
以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我
們
為
何
不
能
捨

棄
那
些
必
須
丟
棄
的
包
裝
呢
？
像
一
枝
玫
瑰
花
，
為
什
麼
還
要
用
塑

膠
紙
包
起
來
？

有
一
回
我
和
朋
友
走
在
路
上
，
滿
頭
大
汗
，
便
拿
出
毛
巾
來
抹

去
，
朋
友
說
你
很
環
保
。
我
驀
然
驚
覺
，
以
前
流
行
的
手
帕
，
怎
麼

現
在
在
市
場
幾
乎
消
失
了
呢
？
是
紙
巾
太
方
便
了
嗎
？
所
以
人
手
一

包
，
用
完
就
可
丟
棄
，
不
必
回
家
再
洗
。

是
的
，
就
是
一
個
方
便
問
題
，
才
讓
我
們
的
環
保
淪
於
口
號
多
於

實
踐
吧
？

環保之我見

我們這一代人是經歷過計劃經濟時代的。那個
時代，緊缺的物資都要發票證，特別是與生活相
關的糧油食品。當時的糧食供應是根據工作來制
定的，比如學生是每月26斤，工廠裡的工人則按
照工種性質不同分別30斤至34斤不等，而在辦公
室工作的人員只有27斤，油則每人每月都是半
斤。
所供應的糧油要在指定的糧店購買。雖說通常
買的大米都是不知存放了多少年的存米，沒有一
點大米的香氣，但一般還能過得下去。但凡遇國
家農業上的變故，在糧食供應上就會出現變故。
這種變故最明顯的是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大災
害期間，由於國家農業欠收，所有的糧食供應都
按人頭來定，每人每天供應口糧九両。按現代人
吃主食的標準來說，一天九両足夠了，可那時人
人都說吃不飽，何故呢？是因為缺少油水，三年
大災害期間，城市人口供應的食油由原來的每人
每月半斤下降到三両，豬肉則由一斤下降到半
斤。三両油按當代人的吃法，不夠吃三天，半斤
肉則不夠吃一餐的了。糧食和油供應減少了不
說，最主要的是還不能全部供應大米、麵粉，大
部分供應的是包榖粉、蕎麥粉、大麥粉。我所居
住的城市是南方，居民生活一貫是吃大米的，當
雜糧發到手，許多人家都不知雜糧怎麼吃，相互
打聽，相互取經，最後都是用雜糧粉蒸饃來吃。
所不同的是北方人用包榖粉蒸饃時都是捏個窩
窩，稱為「窩窩頭」，而我們南方人蒸包榖粉饃
不知道捏一個窩窩，所以感覺難吃一些。
好容易熬過了三年大災害，國家又恢復正常供
應糧油了，但常常在供應中又有些小調整。比如
一段時間規定：米、麵六四開，買十斤糧食，必

須要購四斤麵粉。雖說供應的麵粉只佔小頭，卻
叫我們這些吃慣了大米飯的南方人頭疼不已，買
回來的麵粉不知怎麼吃，蒸饃都蒸不好，所以一
般人家為了圖簡便，都是用麵粉攪疙瘩吃。不過
中國人善於鑽營，不久就發現只要託人找關係，
在糧食部門批個「米票」若干斤，就可以憑票在
糧店只買大米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從大城市下到一個三線工
廠工作。糧食供應就要受地方農業的影響。有一
年當地的麥子成熟時，恰逢連陰雨天，來不及打
的麥子都浸泡出了芽。這種發了芽的麥子打成麵
粉後十分難吃，蒸熟的饃會粘牙齒。在供應這種
麵粉的日子，人人都自然減少了食慾，節省了不
少糧票。別看表面上糧票是無價證券，但在那個
時代用途很大。常常會有農民捉雞或挑雞蛋到我
們廠區來，用雞和蛋跟我們換糧票，有時一斤糧
票可換七八個雞蛋哩！1975年，我到貴州出差，
我還聽說在當地可以用25斤糧票換一個大姑娘
哩！
七十年代末，我所工作的地區主要生產雜糧，
所以食堂裡幾乎天天供應的都是雜糧饃。當時，
我正好談了一個女朋友，女朋友工作的地方離我
們廠有上百里路，她每逢星期天都要乘車來看
我，在我們交往的半年時間內，她每次來都是吃
雜糧饃。有一次，她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如
果到你們這裡再吃不上頓白麵饃，我就和你
吹！」說完，她頭也不回地趕去火車站。那天，
我因工作之故，沒去送她，等到中午到食堂吃
飯，發現食堂這天供應的居然是白麵饃，我看了
看錶，發現離女友開車的時間還有半小時，我趕
緊買了幾個白麵饃，騎上自行車往火車站裡趕。

可我剛到火車站，火車正好開動了，我大聲喊着
女友的名字，她聽到了，頭探出窗外，我舉着白
麵饃朝她揮道：「我給你送白麵饃來了！」
我聽見女友回應道：「等我下次來吃吧！」
結果女友下次來，還是沒吃到白麵饃。那天的
白麵饃我放了三天捨不得吃，結果長霉了，不得
不扔掉，不過，那天的十里送饃也沒白送，女友
看出了我的真心，再也沒說過要和我吹的話。
口糧的計劃供應致使一部分人吃不飽，而又有
一些人吃不了。記得我在工廠時，許多男生糧票
不夠吃，就只有厚着臉皮找那些長得秀氣的女生
要，有時則提出幫女生每天打開水以換取糧票，
倒成全了許多姻緣，留下許多佳話。還有那個時
代我們廠的男生無聊時愛打賭，而賭的本錢就是
白麵饃，下面就是我親眼見的一個故事：
那是1972年，我的同事吳大咀是鉗工，每月的
糧食定量標準是30斤，可他卻不夠吃，原因是他
有一張特別大的嘴，要是生活在現在，就憑他有
張能申報健力士世界紀錄的大嘴，肯定可以賺不
少錢，吃喝不在話下。
要說吳大咀的嘴有多大，我也記不清尺寸了，

再說當時也沒人量過，反正每次在食堂吃飯，二
両一個的饅頭，他一嘴就吞進一個，三下五除二
就吞進三個饅頭。三個饅頭就是六両，可他還說
只吃了個半飽。因為有糧票的限制，他可不敢放
開嘴吃，只有死皮賴臉纏着那些作秀氣狀，每次
在食堂打飯只打二両的女孩們，叫她們發揚階級
友愛精神，把多餘的糧票支援他。當然他也不會
白要，總會用力氣來補償那些女孩的，比如說幫
她們打洗澡水，或是搬個東西什麼的。
有一天，吳大咀吃完他的三個饅頭後，眼巴巴
地看着我們慢慢咀嚼着食物。突然，他跟我們說
道：「我能把拳頭塞進嘴裡你們信不信？」，我
們當然不信。吳大咀說：「你們不信？我現在就
來表演給你們看，不過，如果我真把拳頭塞進嘴
裡，你們幾個人給我買個饅頭吃！」我們幾個諒

他不可能把拳頭塞進嘴裡，都爽快地答應了。只
見吳大咀找我們要了一點菜湯淋在拳頭上，讓拳
頭油滑一些，然後他使勁扯着他的嘴，那樣子嘴
巴都快扯到耳根邊了，他把拳頭慢慢地往嘴裡
塞，看樣子他很吃力，但他一點也不鬆勁，仍然
一點一點地往嘴裡擠着。終於奇蹟出現了，他真
把拳頭塞進了嘴裡，可他此刻卻憋得大汗淋漓，
也說不出話來，只是「嗯嗯」着示意我們他成功
了。我們看見他那一副難受的樣子，趕緊說：
「快把拳頭拿出來吧，我們服了！」
吳大咀勉強露出一絲勝利的笑容，開始想把拳
頭退出來，可他退了半天也退不出來，我們一看
他那難受得要窒息的樣子，慌神了，趕緊把他架
着往醫務室裡跑。到了醫務室，劉醫生看了他那
樣，說：「這種病我也無計可施，看來只有用手
術刀把嘴巴再割大一點，把拳頭拿出來後再縫
上。」劉醫生這麼一嚇，吳大咀猛地一下把拳頭
從嘴裡硬拽了出來，嘴角也被撕裂了，血流了出
來。吳大咀喘了一口氣，第一句就說：「我成功
了！你們幾個還不快去給我買饅頭！……」
進入到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

後，逐漸取消了糧食供應制，開放了糧油市場，
糧票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價值。九十年代末，當我
母親去世時，我們清理她的遺物時，居然發現還
保存着幾百斤糧票。想起那個年月，母親格外節
省，就連掉在地上的一粒米飯都要撿起來吃掉，
我們不由得唏噓不已！

口糧供應的時代

看
到
多
年
前
的
團
體
合
照
便
不

由
失
笑
，
照
片
中
的
親
友
同
事
和

連
名
字
都
記
不
起
來
的
一
面
之

交
，
似
乎
都
已
成
了
配
角
，
放
置

在
大
堆
笑
臉
前
面
的
杯
杯
碟
碟
、

酒
瓶
剩
菜
才
是
主
要
的
大
角
色
了
。

不
是
嗎
？
打
從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

城
市
人
聚
會
，
就
是
那
麼
不
離
飲
飲
食

食
，
如
果
狠
心
漠
視
地
球
上
還
有
四
分

之
一
人
口
吃
不
飽
，
我
們
今
日
真
是
已

錯
覺
置
身
於
令
大
家
肚
滿
腸
肥
、
豐
衣

足
食
的
大
時
代
了
。

真
的
，
上
世
紀
或
上
世
紀
之
前
的
黑

白
照
片
中
，
看
到
不
同
團
體
合
照
中
的

人
物
，
除
了
或
站
或
坐
或
是
茶
几
上
幾

杯
清
茶
外
，
就
是
連
幾
粒
花
生
都
不
曾

出
過
鏡
，
哪
像
今
日
席
上
還
會
豐
富
到

看
見
將
要
成
為
廚
餘
的
半
碟
揚
州
炒
飯

和
燒
乳
豬
頭
？

照
片
中
除
了
家
庭
的
喜
慶
聚
會
外
，

大
半
來
自
不
同
環
境
場
合
、
時
豐
時
儉A

A

制
的

什
麼﹁
大
食﹂
會
，
所
謂A

A

制
，
就
是
埋
單
後

按
人
頭
分
賬
，
這
個
近
十
年
流
行
的
西
方
飲
食
文

化
，
也
真
有
其
可
愛
之
處
。
同
枱
食
客
不
論
經
濟

環
境
，
坐
下
來
大
家
同
一
消
費
，
人
人
平
等
，
既

無
免
費
午
餐
、
晚
餐
、
政
治
飯
那
麼
凝
重
和
顧

慮
，
氣
氛
已
經
來
得
平
和
舒
暢
，
吃
得
心
安
理

得
，
談
笑
盡
歡
，
也
吃
得
痛
快
淋
漓
。

過
去
老
輩
孟
嘗
十
分
執
着
，
認
為
不
掏
腰
包
請

客
有
失
面
子
，
太
小
家
子
氣
，
可
是
漸
漸
成
了
習

慣
，
如
今
老
去
，
孟
嘗
們
擺
千
歲
宴
，
一
眾
壽
星

也
以A

A

為
樂
了
。

事
實﹁
冤
冤
相
請
何
時
了﹂
，
輪
流
作
東
也
不

過
化
小
A
為
大
A
，
中
國
人
的
優
良
傳
統
，
從
來

就
不
愛
佔
人
家
便
宜
，
謹
記
住﹁
來
而
不
往
非
禮

也﹂
的
庭
訓
，
吃
過
人
家
一
頓
大
飯
，
總
不
忘
要

回
敬
人
家
一
頓
大
餐
。

可
是
十
個
老
友
輪
流
請
客
，
難
得
十
個
朋
友
十

次
到
齊
，
輪
到
自
己
，
少
了
阿
甲
，
就
欠
阿
甲
人

情
了
，
最
尷
尬
是
輪
到
自
己
作
東
時
，
因
事
不
能

出
席
，
後
會
又
未
必
有
期
，
也
未
必
九
個
朋
友
不

介
意
，
或
者
菜
式
豐
儉
有
人
計
較
，
是
非
閒
話
就

多
了
，
所
以
各
不
相
欠
的A

A

制
，
杜
絕
潛
伏
在

飲
食
裡
頭
的
虛
偽
感
情
，
也
是
西
方
高
度
的
文

明
。 分賬吃來滋味好

百
家
廊

湯
禮
春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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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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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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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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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們
繳
回
節
餘
的

糧
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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